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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纯玉

接到入伍喜报后，时过几日，在我离家告别亲

人的头一天晚上，母亲擦干流淌了几天的眼泪，振

作精神，装着笑嘻嘻的样子，走到我跟前，从怀中

口袋里掏出六张一元的人民币，塞到我手中，让我

带在身边救急用用，并对我说：“乖乖，到部队后，

要听长官们的话，要和大家伙搞好团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好好干，年轻人不要怕吃苦出力气，力气去了又来了，干什么事不

要由着自己性子来，要在部队混个人样子，要追求进步，成为一名

党员。”母亲一番话，句句抽打着我，声声激励着我，我终于圆了母

亲的梦。

1974年5月4日，也是我当兵的第二个年头，对我来说是个

难以忘怀的日子，永远铭记在心的日子，也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

日子，我在排长、班长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那天晚上我激动得几乎一夜没有合上眼，部队熄灯号响过，我

躲在被窝里，借着手电筒微光，用信纸一口气写下密密麻麻的四张

纸，第二天清晨瞒着战友们，跑到部队就近一个邮政所，花八分钱

买了一张邮票，将喜讯发往老家。自从那封信发出后，我天天盼着

亲人们的复信，想听听他们的赞扬声。

记得是1973年10月份，我所在的连队党支部会议，经研究把

我作为本年度最后一批党员发展对象，支部书记广泛征求党内外

群众意见，结果个别党小组提出来，说我党员的标准都达到了，也

符合发展对象的要求，就是兵龄短了，入伍不到一年。

这事后来不知怎么被教导员知道了，他驱车几百公里，翻山越

岭，由甘肃兰州市来到景泰县我连临时驻地。他不顾一路疲劳，当

晚就在全连人员大会上为我们上了一堂群众性党课，题为：“兵龄

短可不可以入党”。

他从战争年代讲到和平建设时期，有在火线

上入党的，有在和平年代抢险救灾中入党的，有在

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贡献入党的。他说

我入伍虽不到一年时间，但能正确对待革命分工，

热爱本职工作，安心高原，不怕条件艰苦，以部队

为家，平时助人为乐，为连队和当地群众常做好事，夜间替老兵、病

号兵站岗放哨，经常放弃休息时间为连队出黑板报，办宣传专栏，

为弘扬连队正气做出了努力，还为部队驻地困难群众捐衣捐款不

留名。什么叫入党条件，这些表现就是入党必备的条件。因此，在发

展党员的问题上，不论兵龄长短，不凭资历深浅，不增附加条件，不

设条条框框，不带感情用事，严格按党章要求来，成熟一个发展一

个。教导员的一席话说服了所有人，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后经连

队党支部再次研究，全票通过我加入党组织，待上级党委批准。

时隔几日，教导员找我谈话，他要求我要正确对待荣誉，正确

对待党组织批与不批一个样，若组织批准我加入党组织，他要我谦

虚谨慎，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端正入党动机，把加入党组织作为

奋发努力工作的加油站，要克服船到码头车到站的不良想法，要继

续为连队为大家服务，牢固树立真正从思想上入党。若组织暂不批

准我入党，说明我还有差距。他要

我正确对待，从自身上找差距，不

要怨天尤人，要继续努力工作，不

断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千

万不能泄气，打退堂鼓，要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尽快加入党组织。

我把教导员的一席话一直作

为工作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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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友兴

一、高沙馆得名于郡名

《方舆胜览》卷四十六，高邮军，

郡名“高沙。有高沙馆”。《舆地纪胜》

卷四十三，“高邮军，同下州，高沙

郡。”高邮宋代为军，高沙为其郡名。

高邮乃汉代古县，南朝萧梁时期，高邮“置广业

郡，寻以有嘉禾为神农郡。”隋初废郡为县，李唐沿袭

之。宋人厘古，却未取其旧时的郡名。《说文解字》段

注引大雅传曰：“沙，水旁也。”文天祥《发高沙》云，

“晓发高沙卧一航，平沙漠漠水茫茫。”自高邮沿水路

奔通州，一路穿行在平原水网地区。“平沙漠漠水

茫茫”，就是这种景象的写照，“平沙”即为水旁之地。

清人刘文淇在《扬州水道记》一书中指出：“凡濒江濒

湖之地，皆谓之沙。”真州之有白沙镇，通州之有金沙

镇，皆一时之名镇，是为沿江之地。

就字面意义而论，与之相对应的，高沙则是水旁

的高地。高邮之得名，原本就是因为“筑高台，置邮

亭”。康熙《高邮州志》卷之一称，“高邮始于秦，故称秦

邮，居水中，形如覆盂。”高邮城傍湖临河，诚水边之高

地也。因此，高邮之有高沙郡名，无论是基于历史的传

承，还是因之于地势水情，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其实，平白一点说，高沙郡名本质上就是高邮军

的别名。高沙既可以指称郡城，也可以涵盖郡境内的

全部地域，还可以代名郡内的建筑设施。显然，高沙

馆是因为高沙郡的郡名而来。今天，高邮城东北的高

沙园小区，亦是如此。

二、何为高沙馆

《舆地纪胜》卷四十三，“高沙馆，即国信监司之

行衙。”说文云，“馆，客舍也。”高沙馆为行衙，乃大吏

出行在外的办公之所。宋代各路转运使（漕司）、提点

刑狱（宪司）、提举常平（仓司），皆有监察辖区官吏之

责。《宋史》中无有行衙的记载。嘉定《赤城志》卷三，

“天台馆，在州南一百三十步，俗名行衙。”王象之《舆

地纪胜》成书于嘉定、宝庆间，与《赤城志》相当，故其

笔下的高沙馆当为正式名称，行衙则与天台馆一样，

为其通称或俗名。

赵宋王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加强对地方官员

的监察，规定监司官要在一年(或二年)内，巡察所辖

地区一遍。哲宗元祐五年(1090)，诏“转运、提刑司按
部，二年一周”。徽宗宣和四年(1122)，定“诸转运，提

点刑狱，岁以所部州县量地远近互分定，岁终巡遍。

提点刑狱仍二年，提举常平一年一遍。”监司的责任

和权力，“朝廷外置监司以为耳目之官，提振纲纪。天

下官吏有贪墨而不廉者，有违越而无操者，有残毒而

害民者，有偷惰而弛职者，一切使之检察其实以闻，

朝廷所赖以广聪明于天下而行废黜”。

监司一方面要遵制巡行，不得“端坐本司”，但亦

不得“故留诸郡”。为了防止监司官利用出巡之机，勾

结地方势力，“巡历所至，不得过三日，有事故不得

过半月。”故而，行衙就成了各府、州、军、监备而候用

的一个处所。高沙馆，正是这种性质的行衙。

南宋时期，高沙馆本责之外，又兼了外事接待任

务。纵观古代中国，中原王朝和周边各族的关系，多

是朝贡体系内居高临下的关系。两宋则不然，宋辽之

间、宋金之间可视为兄弟之邦，是一种比较对等的外

交关系。宋廷置有国信所，专门负责外交事务。每逢

元旦、新皇帝即位、皇帝和太后的生辰或丧事等吉庆

丧哀之时，双方都要派使节前往。使节往来，沿途的

接待任务基本上由地方上承办，国信所主要负责指

导与督办。“国信一路郡县驿亭陈设什物……诏自京

令国信所，缘路委监司一员先事点检完治。”“更不

自京差内官并祗应人等，只委本处令佐管勾排办，令

府界提点司官提举点检。”绍兴和议后，宋金以淮水

为界，高邮处在宋金使节出行的重要通道上。绍兴十

三年(1143)，金国使节前来贺皇帝正旦，国信所差使

臣三员沿路赐御筵，“一员于平江府排办，一员于镇

江府排办，一员于盱眙军排办”。无疑问的，高沙馆亦

有这样的外事接待任务和相应的接待能力。《舆地纪

胜》言其“国信”，指的就是这种对外事务。

战争与非常时期，高沙馆尚另有派用。建炎二年

(1128)正月，高宗驻跸扬州，“移扬州宗室于泰州、高

邮军。”高沙馆比较完备的设施与功能，自然是安顿

这些宗室成员的首选之地。《宋史》高宗三，建炎四年

“五月乙丑，升高邮军为承州”。以薛庆为“承州、天

长军”镇抚使。绍兴三年（1133）三月，“以韩世忠为淮

南东路宣抚使。”孝宗隆兴元年(1163)，“张浚进枢密

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镇抚使、宣抚使、都督皆

为辖区之最高军事首长，专一时之军权、行政权和人

事权，成为独立于政事堂和枢密院二府之外的方镇，

具有行府之实。薛庆、韩世忠、张浚三人都曾在高邮

谋划军事，指挥过对金战争。高沙馆理当成为其行

府，至少也是行府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何处高沙馆

宋代的高邮城虽然是军城，但却是一座小城。开

宝年间筑城之后，其后的元明清三代，间有修葺，但

高邮州城的总体面貌几无变化。隆庆《高邮州志》卷

之一，城池，“邮有新旧二城，今之城

宋之旧城也。周围一十里三百一十

六步，高二丈五尺，面阔一丈五尺，

四围皆有濠堑。”新中国成立后，高

邮城墙仍然存在。东起魁星楼护城

河一线，西迄镇国寺塔西夹河；南至天桥（南城门），

北及通湖路（北城墙）一线，此即《高邮州志》所说的

旧城，也就是宋代高邮州城的范围。依照现在的高邮

城区地图量算，高邮城东西与南北长宽约略相当，各

为1400米，乃一小小方城。“一州斗大君休笑，国

士秦郎此故乡。”杨万里笔下的高邮城，极为真实而

贴切。

隆庆《高邮州志》卷十一，古迹，“高沙馆，在州治

西南。郡名高沙，以此，今废。”卷之一，“州署在城中

少偏东。”“西察院，在州治西，旧名行府。”查明隆庆

《高邮州志》州城图，比照今天的高邮城区图，州前大街

（今府前街），自东门至西城墙下之教场；南北大街（今

中山路），自南门至北门。两条大街将高邮城区分为大

致相等的四个部分，高沙馆的位置当在西南区域，也即

州志所说的“在州治西南”。南北大街西侧与之并行的

市河，河上有桥名南市桥，今名南石桥，这是一个极有

价值的地标。笔者在高邮城区地图上作了量算，沿原高

邮县政府（州署）向西，自中市口顺着中山路（南北大

街）向南，至南石桥，路程630米；自南石桥沿西塔街

（西门大街）向西，至河心岛一线（原西门），距离580

米；自南石桥沿中山路至南城门，距离600米。

紧邻南市桥西门大街北侧，为行府。隆庆《高邮

州志》卷之一，州属署，“西察院在州治西，旧名行府。

有大门三间，二门三楹。内有正堂、后堂、两庑，规制

与东察院同，而差狭焉。”“东至弃并民地界，深二十

四丈；南至官街，阔十六丈；西至官街，深二十四丈；

北至河，阔十六丈二尺。”街坊，“凤凰街，分巷七”；卷

之二，桥梁，“凤凰桥，在州西南，乾明寺前。”行府向

西至西门，依次为养济院、五圣庙。行府向南，官街与

南城墙之间，东为预备仓，今市河仍有桥名南仓桥；

西为光孝寺，今名镇国寺。行府向北至州前大街，折

向西行，大道北侧依次列有彰孝坊、工部分司、乾明

寺、教场。行府的大致位置，对应于今天市河以西，凤

凰桥街（凤凰街）以东，西塔街（西门大街）以北，玉带

河西延线以南的这一片地区。

这个行府，应当就是行衙，也即高沙馆的所在。

隆庆《高邮州志》，“高沙馆，在州治西南”。行

府位于城区的西南部，在大的格局上，与高沙馆的区

位完全吻合。

行府的具体位置，亦似为高沙馆量身定做。高沙馆

原本就是上级监察部门所在地，既要行监司之责，也要

免干扰行政之弊；临近南门，直对陆上驿道；临近西门

官河，水路通达，便利于官差的水路出行。行府的位置，

完全符合这样的要求，实际上应视其为精心布局的佳

作。明清两代的西察院均安排于此，绝非偶然，不单单

是对传统惯性的继承，也是合乎逻辑的必然选择。

“旧名行府”，乃是沿引自宋代的制度。行府为宋代

在京师外设置的调度军务的机构，有点类似于近现代

的军事行营，置罢无常，转徙随时，全视形势的发展需

要而定。高沙馆有没有正式充任过行府，今天已经无从

确考。但行衙与行府在功能上，的确存在着相当多的交

集，以行府称之，并无不妥。再者，以行府代行衙，乃是

就高的称谓，这在古人的行文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荡漾在记忆深处的渡船
□ 韩世凯

渡船，曾是我们水网地

区农村常见的的一种过河工

具。渡船的船体起初是木材

做的，后来是水泥钢筋做的，

再后来是铁板做的。而时下，

随着政府撤渡建桥工程的推进，人们再

也难见那终日忙碌而充满生活情趣的

渡船了。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村共有

六个生产队，每个队有三四百亩田。田

块大部分都是以圩子、垛子起名划分

的。那圩、那垛周围大多是河沟环抱，水

网相连，好似一个个岛屿。人们为了生

产和交通的方便就纷纷在河面上设置

了渡船。当然，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不

搭建桥梁呢?晓得那时集体经济状况的

人就会告诉你———就差钱。

渡船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人工撑

的，俗称摆渡。就是由生产队在渡口上

固定一个人来回撑渡船，本地人自由上

下不收钱，由集体支付摆渡人的工分；

另一种是拉渡船。人们在渡船的头和梢

各装上一个铁环，再在铁环上扣上长长

结实的绳子，最后各把两端对应的绳子

固定到对岸的木桩上。要过河的人只要

拉动一头的绳子渡船就会乖乖地过去，

人上船后再拉动另一头的绳子就能悄

然地到达对岸。不过，在冬天拉渡船可

是一件特别辛苦的事儿，手指常要被冰

冷的河水冻得像个红萝卜。当然，拉渡

船完全是一种个人自助性活动。船是集

体的，没人服务，也没人收钱，集体也省

了一笔不小的开支。

那时，在乡村，渡口也是一种创收

的资源。村与村、乡与乡、甚至与外县连

接要道上的渡口集体都得管着。一般一

个乡镇往往通往外地的大小渡口就有

数十个，不少地方都将这些渡口承包给

了个人，渡船一般都是集体的。承包渡

口摆渡的人每年都要按规定上缴集体

一定数额的钱，剩下来的就是自家的收

入了。还有地方的渡口因为干部、群众

的意见统一不起来，集体无法发包，那

就只得依照传统的“抓阄”办法排序，由

各家出人连着摆渡。这些连接外地的渡

口渡工都必须二十四小时在岗。每逢夜

里和雨雪特殊天气摆渡人都要加价，这

时想过河的人只求能顺利的过个河，一

般都不在乎加多加少。

要说这过河钱，其实也不多。上世

纪七十年代中期那当儿人们过一条三

四十米宽的河也只需给四五分钱，甚至

还有二三分钱的。如你挑个大担子，带

的东西多，空间占大了那你还得自觉地

再支付几分钱。当然，在工分制的年代，

这三至五分钱也顶得上一分工的价钱

了。可见，那时如哪家能包条渡船过河

也算是“日进斗金”的有钱人家了。

渡口上的野草枯了又青，青了又

枯。弹指间二十多个春秋已过，但对于

过去那荡漾在乡村大小渡口上的渡船

我还有一种挥之不去、似乎还发生在眼

前的真情记忆。我也记不清具体是哪一

年深秋的哪一天的傍晚。那天，我跟着

生产队里的一大群收工的男女劳力火

急急的上了渡船。上船的人们个个身上

都背着鼓鼓的草夹，当时有人提醒大家

船小要少上些人。但，归心似箭的人们

谁也没听进去。就在船还离岸丈把远的

当儿，突然一个妇女被不知从哪蹦出来

的一只田鸡给吓着了。她一边惊叫着一

边闪躲着身子。渡船上的人一下子全被

直晃的渡船吓慌了，船一下子歪了，进

水了。继而，船猛的倾向一边，翻了。船

翻了，船上的人全被下了饺子纷纷落入

河中发出阵阵大呼怪叫。我和几个会舞

水的男女劳力立即扎猛子紧急把几个

不会舞水的“秤砣”都捞上了岸。那大姑

娘阿香是最后一个给捞上来的。捞到她

的时候，她沉在水里已喝足了河底的浑

浆水，人已经昏迷过去了。只见大劳力

邢大个子立即牵来附近田头上的一条

老牛，飞快地将阿香面朝下地放到牛背

上挤压。昏迷中的阿香被凸起的牛背顶

着腹部，不一会儿“哗、哗、哗”的几声便

把喝进肚里的水全呕了出来。接着，大

伙儿又七手八脚地把她平放到田埂上

一会儿压胸，一会儿掐人中穴。阿香醒

了，被救活了，大家高兴得鼻涕直流，眼

泪直掉。我顾不上自已个子矮、力气小，

背起邢大个子的草夹子就奔。邢大个子

背着阿香直往村里跑，一直送到她家。

没过年把，阿香嫁给了邢大个子，尽管

邢大个子家中很穷很穷。

前几天，我带着孩子到老家踏青。

我下意识地去了一趟邢大个子救阿香

的那个渡口。河面上渡船不在了，早已

架起了一座宽宽的、长长的水泥桥。桥

身上不仅全刷上了洁白的涂料，而且两

侧都装上了结实的栏杆。桥头堡上“平

安桥”三个字被大红油漆描得异常显

目，在温馨的春光里让人看后顿觉别有

一番滋味涌上心田。

我伫立桥头良久良久，田野里飘荡

着的绿草芳香让我的思绪飞得好高、好

远。忽儿，这撩人的思绪又变成了一只

翻飞在春天里的紫燕飞落到曾经忙碌

的渡口，如今的“平安桥”上。

朦胧间，我仿佛又看到了邢大个子

和阿香他们朴实而勤劳的身影。


